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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风景秀，行路实在难，这
是旧时到崂山的真实写照。德占
时期去崂山只有台流路，南线在
八水河一带被悬崖和大海堵住，
上崂山只好爬天梯。上世纪30年
代沈鸿烈亲自规划，修建了多条
崂山旅游公路。其中以太清宫至
刁龙嘴最为有名，这条路全长17 . 5

公里，将崂东一带沿海名胜连接
起来，到北九水的路也畅通无阻，
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游览崂山，
著名作家郁达夫就是一例。

他曾写道：“要讲伟大，要耐
人寻味，自然是外崂沿海一带，从
白云洞、华严寺到太清宫的路。”
1934年7月13日，郁达夫和妻子王
映霞、儿子郁飞所乘坐的海船午
后一时到达青岛。当晚，郁达夫一

家借宿在汪静之 (当时在青岛市
立中学任教)的同事卢叔桓家。第
二天，郁达夫一家移居至友人早
已为其租好的位于广西路38号的
骆氏楼上，此后的一个月时间内，
郁达夫一家皆居于此。房东骆氏
本为杭州人，在青岛已住了近十
年，与郁达夫一家相处得十分融
洽。

到青岛后，郁达夫就盼望着
游崂山，他读了《崂山志》，买了

《全植物图鉴》等方面的书，先在
文字上了解崂山，看了报纸，报纸
所载的广告称：“到崂山去避暑，
比牯牛山岭凉爽，比莫干山伟大，
比北戴河美丽，比青岛市节省，崂
山大饭店最相宜。”这很对他的胃
口，引起他的极大兴趣。

8月1日早晨，郁达夫即由寓
所出发，乘坐的是青岛市公共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公交汽车。下
车后，步行上山。板房桥之上尽是
悬崖峭壁，公路曲曲折折，沿途林
深树茂，茅草灌木丛生，路就修在
峭岩的山腰间，盘曲往复，极尽转
折之至，俗称“十八盘”。到柳树
台，所买车票有“崂山饭店可以午
餐”字样，就走进崂山大饭店吃了
午饭。这崂山大饭店旧址是德国
人1 9 0 4年建成的麦克伦堡疗养
院，饭店经营各种精美的风味西
餐，其中以一磅重的精粉面包和
海味拼盘著称。遗憾的是在饭店
由于接待不周，“值事者董某，貌
尤狞恶”，给郁达夫留下坏印象。

午饭后，郁达夫由柳树台东
北面下山，经观崂石屋，沿溪而至
北九水庙(现在的太和观)。在当天
的日记中，郁达夫记载，当时由九
水庙至靛缸湾中途由饭店北面上
山，五里可至蔚竹庵。庵有老道，
名李祥资，高密人，住此处三十余
年矣，山路开辟，皆由一人经营。
山腹亦有小村落，仅茅屋数间耳。
附近一带，统名双石屋村。自内九
水的双石屋村外，向东北行，翻过
山头，即达蔚竹庵。蔚竹庵上，山
比庵高数倍，大石岌岌欲坠，老松
盘绕其间，婆娑飞舞，由院中仰
望，前临骜涧，涧溪流水、鸣笛如
曲，被人们誉为崂山十二景的“蔚
竹鸣泉”。

在游览北九水的过程中，郁
达夫还认真考察了很多石刻。“九
水与九水庙之间、王子涧旁，有连
捷桥题名碑，碑色很古。北九水庙
前之保合桥，系光绪二十年、三十
年修建，桥旁有勒石碑记。我所见
之碑文，以柳树台西南下竹窝村
中段氏妇之节烈碑为最古，系同
治四年所立。当时该村中也似以
段姓为大族，因道旁墓碑，姓段氏
者独多也。”郁达夫被北九水的风
光所陶醉，激情如潮，文思涌心
头，在第三天后，精心创作了歌颂
崂山的诗：柳台石屋接澄潭，云雾
深藏蔚竹庵。十里清溪千尺瀑，果
然风景似江南。

这首诗后来由郁达夫的侄女
婿著名书法家黄苗子1981书写，
幅高4米，刻在内九水的二水路边
双石屋村中的巨石上。

一代考古大师吴金鼎先
生 系潍坊 景 芝 镇 万 戈庄人
氏，出 身 农 耕世家，祖辈 贫
寒。深明大义的外祖母见其
聪颖好学，慷慨资助，让年幼
的吴金鼎就读于安丘德育小
学、潍县广文中学，毕业后考
入济南齐鲁大学就读。1 9 2 8

年，吴金鼎怀着“知识救国”
的宏图大志，刻苦深造，考取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考古组主任李济先生，系统
攻读“人类学”。

早 在 齐 鲁 大 学 学 习 期
间，他便利用休假时间，外出
从事实地考察活动。1928年3

月 2 8日上午，他临时取消了
去章丘县东平陵城的计划，
决定到城北 5里之遥的城子
崖考察。上午9时，他刚到达，
举目仰望，竟然有了神奇的
重大发现。原来，河畔城垣横
断 面 ，有 一 条 长 达 6 米 的 截
面，出现了成堆的灰土和诸
多陶片，真是“无心插柳柳成
荫”，一道古文化地层带清晰
地显现于眼前。

吴金鼎惊喜交加，1 0天
之后，他邀约董作宾进行了
二次复查，初步认定此处为
一座新石器时代的村落。1929

年7月到10月，吴金鼎先后四
次来到这里，对龙山周边十
华里范围的古迹进行了详尽
全面的考察，在火烧过的红
土 层 遗 址 中 ，发 现 贝 壳 、兽

骨，并寻觅到两枚骨针和五
方石器，证明一片古代史迹
便深藏于这片黄土层下。吴
金鼎先生不经意间发现了埋
藏在地下4000年之久的城子
崖遗址，这真是“千载沉睡无
人知，一朝醒来惊天下”！

吴金鼎将这一重大发现
汇报给“中国考古学奠基人”
李济先生，先生对此感到十
分兴奋和震惊。城子崖遗址
的发现轰动了整个史学界，
引起了全国教授、专家和学
者的高度重视。1 9 3 0年 1 1月
初，中央研究院及山东省政
府联合组成了“山东古迹研
究会”，双方各派四名代表。
11月4日，在山东大学工学院
召开的成立大会上，研究确
立了遗址的发掘计划。研究
院 方 由 李济、吴金 鼎 、董作
宾、郭宝钧参加，这也是中国
人首次独立完成史前发掘的
整个考古过程。

1 9 3 1年，在李济、梁思永
主持下，对城子崖遗址展开了
规模宏大的挖掘工作，挖掘面
积达1900平方米，发现上层为
春秋时期的地层，下层为龙山
文化时期的地层。沟内惊现了
山丘似的陶片、石器等物品。自
此，这里被考古界誉为“龙山文
化发祥地”，俗称“黑陶文化”。

陶片经复原后鉴定，陶
面光滑细腻，证明此时陶器
的制作已由“慢轮”整修发展
为“快轮”修复。器皿有生产
型和生活型两种。生产型有

石斧、石锛、石犁等；生活类
有盂、杯、盆、碗、盘、罐、瓮、
鬲、鼎等，发现最多的为民间
生活制品。凝视每件陶器，可
以触摸到世俗风情的脉搏。
虽然大都略显粗糙，装饰图
案也多为植物叶子、花朵、菱
形、三角形等，但它们是对自
然 界 的 高 度 概 括 和 理 性加
工，足以彰显出向文明社会
进展的步履。特别令人惊异
的 是 由 陶 片 复 原 的“ 三 角
鬶”，薄如壳、黑如炭、亮如
镜、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
敲击声响似磐，具有玉石一
般的沉静优雅之美，极具观
赏价值。

发 掘 取 得 了 重 大 的 成
果，吴金鼎撰写了龙山文化
研究最早的一篇论文《黑陶
文化之今天的观察》，对龙山

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差异进行
了讨论，同时对龙山文化最
有代表性的黑陶做了十分生
动、逼真的描述：“黑陶之质
料极为细腻，内部亦极为均
匀。表面有时显平行之细纹，
器之底部亦有逆表针向之旋
纹，是当时已有陶轮。”

全国学者将城子崖考古
誉为“中国考古第一案”。龙
山文化是分布于山东地区的
新石器时代 晚 期 的文化 遗
存，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
2000年之间。这一结论已写入
中学历史课本之中。而当年
吴金鼎先生在龙山的重大发
现，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座
巍峨的丰碑。1948年9月18日，
吴先生因患胃癌，久治无效
病逝。《中国大百科全书·考
古卷》中，将他誉为“最有成
绩的现代考古学家”。

时隔一甲子之后，人们
没有忘记吴金鼎先生的重大
贡献和无尽遗愿，1990年春，
在山东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
海带领下，又二次拉开了城
子崖东部发掘的大幕。二次
发掘又出现了大量生活实用
陶器，令人惊喜的是，还发现
了 城子崖 黑 陶 的 高 端 代 表
作——— 陶湲。它高脖颈、长尖
流，两条前腿并列，有一条肥
大的后腿；宽扁的半环状抓
手，活脱脱一只昂首挺立的
大鸟。这表明先祖的陶塑已
突破写实的禁锢，进入自由
想象制作的阶段。

□王绍忠

一次仰望，发现一道古文化地层

吴金鼎：龙山文化的发现者

■艰苦的办学条件

嘉祥二中坐落在一户地
主家的院落内，后面盖了两
排青砖瓦房，那就是我们的
教室。室内没有天花板，大梁
就悬在头顶上。记得有一天
上课时，一个小壁虎落到一
位女同学的脖子里，吓得她
大叫起来。

我们教室后面是操场，
当时学校没有围墙，而是在
周围种了许多带刺的洋槐树
当围墙。学校后面是一望无
际的洼地，方圆五六十里不
见村庄。夏天是茫无涯际的
绿色海洋，雨季到来，则是一
片汪洋泽国。直到1960年我高
中毕业，学校都没有电。每个
教室在大梁上挂一盏汽灯，
发出呼呼阵风似的声音，室内
弥漫着浓浓的汽油味。汽灯很
怪，过不了半小时就会自动变
暗，这时就必须重新打气，使它
再慢慢变亮。夏天时，因教室通
风好，学生尚可忍受，可一到冬
天就惨了。记得冬天上课时，实
在冻得受不了了，老师就叫我
们跺跺脚。下课后，我们就靠
着墙根或在院子里两三人或
四五人互相挤碰以取暖。当
时我们 把 这 种 活 动 称 之为

“挤油”。
我们 那 一 届是初 中 七

级，共招生 2 1 7人。根据当时
的师资力量，分为四个班。记
得开学后的一天下午，领导
要新生到操场上集合，按身
材高矮站队。然后要学生按

“一二三四”的口令报数。结
束之后，领导宣布，报“一”的
为一班，报“二”的为二班，以

此类推。因为我报的是“二”，
所以就分在了二班。

■“难解”的物理题

虽然 5 0多年过去了，但
我对一道物理考试题至今难
忘，原因是，全年级217人，只
有一人答对了这道题。题目
是：“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
假如你跳一下，你会落在原
地 ，还 是 会 落 在 原 地 的 后
面？”我们都没有见过火车，
更不用说坐火车了。于是我
们只好凭想象认为，那肯定
是落在原地的后面了，因为
在你腾空的那一刹那，火车
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结果，
试卷发下来之后，同学们都
傻了眼，全都是错号，只有一
位老师的女儿答对了，因为
她坐过火车。教我们物理的
是一位姓 蒋 的 老师。我说 ：

“蒋老师，怎么可能落在原地
呢？”蒋老师微笑着回答：“你
想想看，地球转得快不快？”
我说“快”。他接着说：“那你
现在跳一下，看看落在什么
地方。”当时我依然不解，心
想：老师，你怎么能拿火车跟

地球比呢？
由于学校地处农村，帮

助农民劳动是很自然的事。
记得上初一时我们曾帮助农
民打过蚂蚱。学校北面是一
望无际的庄稼地，夏初经常
有蚂蚱肆虐，于是全校出动，
每人手拿一个旧鞋底和木棍
绑在一起的“拍子”，师生千
余人，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
观 。到 地 点 后 ，分 班 一字排
开，我们一边打一边把蚂蚱
赶到地头预先挖好的沟里，
然后用土埋上。

■无奈的“除四害”

我上初中时，“除四害”
(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运
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时
人人一个苍蝇拍，不上课或
课间操时，同学们就争先恐
后地到厕所去打苍蝇。把苍
蝇打死之后，小心翼翼地把
它们装进小瓶里，然后一个
一个地数给卫生委员，由他
记录下每人的“成绩”，每天
公 布 。据我记忆 ，数完 苍 蝇
后，没看见谁洗过手，当时学
校只有一口井，而且离教室

很远。
打麻雀必须在晚上。所

以，一到晚上，我们就扛着梯
子到农户家的屋檐下去“摸”
麻雀。逮着麻雀之后，将它的
两条腿剪下来，然后交给卫
生委员，两条腿算一只麻雀
(注：后来一位生物学家向毛
泽东建言，说麻雀是益鸟，吃
害虫，功大于过。毛泽东采纳
了他的建言，“解放了”麻雀，
替换成臭虫)。

捉老鼠更是困难，必须
在家里床底下放老鼠夹子。
每次放学回家后，第一件事
就是看看老鼠夹子逮着老鼠
了没有。如果有，那真是如获
至宝，心里乐开了花，立刻把
它 的尾巴剪下 来装进 口 袋
里，然后带到学校交给卫生
委员。

后来，为了响应“大炼钢
铁”的号召，我们学校也建了
一座高约十米的“炼铁炉”。
不知为什么，当时需要石灰，
而我们 那 里 又 没 有 这 玩 意
儿，只好到 5 0里外的县城去
拉。记得当时我们班借了一
辆马车，由班长驾辕，十几个
男生用绳子在两旁拉。我们
是下午出发的，到了县城已
是掌灯时分，安排在县一中
住宿。有一位同学跑到城里
去观景。回来后他异常高兴，
我们问他看见什么了，他说
他看见汽车了。要知道当时
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汽车啊！

我在嘉祥二中学习了五
年，给我留下的回忆有酸也
有甜。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
但有些往事至今难忘，令我
回味无穷。

我在嘉祥二中读书的日子

【民间记忆】

□曹务堂

郁达夫曾游崂山
□宋立嘉

【名人印记】

吴金鼎

1955年我小学毕业，考取了离家仅一箭之遥的
嘉祥二中。二中虽然地处农村，但却是嘉祥县建校
最早的一所中学。校长刘伯羽是位“老革命”，配有
勤务员，是当时我们县教育系统最大的官。据说当
时教育系统开会，大家都希望我们校长参加，只要
他参加，参会人员的伙食费就可以每人每天增加两
毛钱，就能吃到肉了。1958年我考取了母校的首届
高中，当时实行文理分科，我考的是文科，学制两
年。1960年我从母校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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